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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为救战友全身烧伤致残，为了党的事业毅然和丈夫离婚

丁维英：生来就是为别人而活
本报记者 李虎 本报通讯员 张晓国

24 日，记者在山东省泰安
荣军医院见到了丁维英，虽然
已有 86 岁高龄，但丁维英讲话
依然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我老家在威海文登，1946
年我 20 岁就去了解放军的兵
工厂当兵。起初母亲怕兵工厂
危险还不让去，我就谎称是去
给解放军织布，母亲才同意让
我去的。”丁维英说，到了兵工
厂之后，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给
炮弹刷油漆，不同用途的炮弹
刷不一样的油漆，方便在打仗
时辨别使用。

丁维英所在的威海文登是
老革命区，到了 1947 年，国民
党军队对革命区开始进行疯狂
进攻，兵工厂的职工也分散开
来。但为了保证前线的弹药使
用，兵工厂又成立了临时战斗
队，丁维英就加入了这个临时
战斗队，负责烘干火药。

“那时烘干火药也没啥设

备，就是在老百姓的土炕上烘
干。1947 年冬天的一天，我接到
命令让我跟曲圣兰、张贵娥两个
小战士一起烘干火药，当时她们
才十五六岁。可能是火炕封闭不
严冒出了火星，炕上的火药被点
着发生了燃爆，剧烈的气浪立即
掀翻了屋顶，火药飞溅到我的身
上、脸上和手上继续燃烧，全身
就像一个大火球。”丁维英说，当
时她摸索到门口想逃出去，但是
火药燃爆后形成的气浪把门关
得死死的，费尽力气才打开。

“我当时把门打开后，就用
手把着门，呼喊两个小战士快
往外跑，可能是年龄小，两个小
战士被吓懵了，我喊了几次，她
们才回过神来跑了出去。”丁维
英说，因为用手把着门，她最后
跑出门的时候全身就如同一个
大火球，她在雪地里不停地打
滚，最后身上的火才被扑灭，后
来就昏倒在院子里。

“当时院子里拴着一匹骡
子，大火着起来之后，骡子也被
点着了，挣断缰绳跑了出去，医
院里的人看到骡子跑了出来，
就断定是兵工厂出事了，赶紧
跑过来救人，把我从地上抬到
担架上运回医院。”丁维英说。

这次意外事故致使丁维英
全身的烧伤面积达到 90%，但
当时的部队医院缺医少药，唯
一的抢救办法就是熬一锅面糊
糊，用面糊糊涂满丁维英的全
身。为防止伤口感染，涂完面糊
糊之后就用纱布把丁维英包起
来放在冰天雪地里冻起来。

“我没吃一片药，没打过一
次针，每次换纱布，医生就用凡
士林涂抹一下创面，当时头肿
得跟肩膀差不多宽了，整个人
就像一个大轱辘，不敢使劲呼
吸，眼睛被烧得只有一条缝，很
多时候刚刚苏醒过来，就又疼
昏过去。”丁维英说。

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争的激
烈交锋期，部队还要时常转移。

“我当时就被抬到担架上跟着

转移，这时伤口也开始化脓了，
我在担架上上下颠簸，伤口一
阵阵钻心的疼痛。本来应该每
天都要用凡士林涂抹一下的，
但因为要转移，就没有抹，后来
我们到了地方时，解开纱布，肉
芽都与纱布长在一块了，换纱
布就像撕皮一样。”丁维英说，
她当时就想死了算了，再也不
受这个罪了。

在这次意外事故中，丁维英
的左手只留下向外扭曲的手掌；
右手手指因灼伤皮肉粘连变形，
两条腿也因为皮肉粘连不能伸
开。“我当时双腿粘连，不能走
路，我就找来一根绳子一头拴在
窗户框上，一头拴在脚上，使劲
拉伸，腿上粘连在一起的皮肉被
我拉开了，流血不断，但最终还
是把腿拉直了。

“与死去的战友相比，我能
活下来就很幸福了，很多人没
有等到胜利，就牺牲在战场上
了。”丁维英说，到现在为止，她
从来没有后悔过事故发生后把
时间留给战友。

在丁维英的努力下，她的
身体逐渐恢复。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受伤后第一次在镜子里
看到了自己的面容。“我看到
自己的脸后，吓得一屁股坐在
了地上，万念俱灰。”丁维英
说。从此，丁维英的心理发生
了改变，加上身体行动不便，
经过反复考虑，她毅然决定，
与丈夫离婚。“他是党的干部，
要随时听从党的调遣，不可能
只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不能因
为自己的病情给他拖后腿。”
丁维英说。

丁维英的丈夫于德令听
到这个消息后坚决不同意。于
德令对丁维英说：“我不能丢
下你不管，如果这样，我成什
么人了。”但此时，丁维英已经
下定决心，向党组织表示非离
婚不可。最后没办法，丁维英
只能以死相逼。

听说吃多了杏能坠死人，
丁维英就把杏攒起来，一次吃
下去。吃完之后，虽然引起了
剧烈呕吐，但未能如愿。于是
她又开始绝食，一连 10 天水
米未进。组织上看到丁维英决
心已定，就找到于德令谈话
说：“还是先离了吧，人命重
要。”就这样，丁维英与于德令
离婚了。

在离婚后不久，丁维英发
现怀孕了。她瞒着于德令，生
下一个女儿，取名丁力。现在
已经 61 岁的丁力回忆起往
事，眼圈不由得红了。丁力说：

“我爸爸和妈妈是一个村的，
两家中间隔了一条河，在妈妈
生下我之后几个月，爸爸回家
看奶奶，从村里人口中得知妈
妈生下了我，就跑到姥姥家
去，看到我之后，抱起我嚎啕
大哭。”

“爸爸曾经用一句话评价过妈妈，说妈
妈生来就是为别人活的。我觉得这句话说
得特别对，妈妈一辈子把功名利禄看得很
平淡，也教育我们别这山看着那山高，好好
干好本职工作。”丁力说。

据了解，上世纪 50 年代，丁维英带着
女儿搬到山东省泰安荣军医院居住。经过
党组织介绍，她又同伤残军人老潘组建新
的家庭，婚后又生下三个孩子。上世纪 70
年代，丁维英的丈夫老潘去世，最小的孩子
才 2 岁。然而丁维英没有屈服，依然坚强地
把孩子拉扯成人。

虽然左右手均残疾，但是丁维英硬是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通过自学学会了缝
纫。“那时候都是自己做衣服穿，我们荣军
医院里很多护士、小孩都穿过我做的衣服。
很多人看到我孩子穿的衣服，甚至不相信
是我自己做的。”丁维英说。

虽然从一建立荣军医院开始，丁维英
就在里面居住，但她从来不以功臣自居，过
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山东省泰安荣军医院
二病区党支部书记刘迎春告诉记者，上世
纪 80 年代，荣军医院里盖起了现代化的休
养大楼，休养员都申请入住新房。但是由于
房少人多，按资格最应入住的丁维英却没
有提出入住申请。

后来党组织找到丁维英了解情况，
丁维英说：“男同志入住，一间房可以住
两个人，而我入住，一个人就得占一间房
子，太浪费了。”就这样，丁维英还是住在
上世纪 50 年代的房子里。后来党组织过
意不去，多次劝说丁维英，她才搬到休养
大楼中。

火团中为战友推开逃生门

身体糊上面糊冻在雪地里

不拖累丈夫坚决离婚

功名利禄看得平淡

▲丁力(右)没事就到丁维英的房间去，与母亲聊聊天。
本报记者 李虎 摄

闲时
看报，成为
丁维英的一
种习惯。
本报记

者 李虎 摄

她为了救护战友，90%身体面积被烧伤，医生说她能
够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她为了党的事业，怕耽误丈夫工作，
毅然与丈夫离婚，拉扯儿女长大；她德高望重，却从不以功
臣自居，过着简朴、平静的生活……她就是一级伤残军人，
解放勋章获得者丁维英。


